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镌刻在忻州大地上的精神丰碑镌刻在忻州大地上的精神丰碑

（上接第一版）
诗歌创作十分活跃。愤怒的诗人，一句诗就是一把插向

敌人的尖刀。1938年10月《战地动员半月刊》上，发表诗人摇
梧创作的《保卫岢岚》，这首诗采用直白短句却充满力量，如擂
响了诗之“战鼓”：“你爱岢岚/我也爱岢岚/家家户户/住了几
百年/要不要保卫岢岚？/——要/一个人，一支枪/你就拿定
吧/从那个山头下去/向着北面/南面/东面/——到前线”。同
期刊发的还有诗人王博习写于岢岚的长诗《中国人的血在远
东》、诗人田野创作的街头诗《抗战军人家属》等。1938年，诗
人张松如在太行山区参与抗战宣传时，听闻岢岚县三丈湾村
农民娄德明把老鼠药掺入饭菜与日寇同归于尽的事迹，激发
了创作灵感，遂以民歌体形式写成373行、1000余字的长篇叙
事诗《岢岚谣》。也是从这首诗开始，张松如首次使用“公木”
这一笔名。不久，《岢岚谣》登上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
的黑板报，来延安的朝鲜族作曲家郑律成看到后深受触动，将
全诗抄下并谱曲。2017年8月8日，郑律成之女郑小提亲赴岢
岚，向岢岚县博物馆捐赠了其父谱曲的《岢岚谣》手稿，让人再
次忆起那段烽火岁月。1942年，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第4
期发表李雷的叙事长诗《骑兵回来了：××军×旅×团骑兵连
与敌人战于河曲一带的故事》，聚焦抗战时期河曲一带骑兵连
队的战斗历程，将个体英雄的“死”与集体连队的“归”相交织，
字里行间体现出对英雄的崇敬与对民族精神的礼赞。在忻州
这片充满革命历史的土地，旧体诗词依然有着巨大的影响，且
在时代的碰撞下并不缺乏现代性。如1940年11月，代县二区
中共区委书记金方昌被日伪军包围抓捕，他坚贞不屈，在狱墙
用血写下“严刑利诱奈我何，颔首流泪非丈夫”，抒发了慷慨激
昂的情绪，形成开阔浩大的诗境。

纪实作品不容忽视。抗战纪实作品的重要价值在于直接
记录历史，无论是前线记者冒着炮火写下的战地通讯，还是根
据地文艺工作者对军民抗争事迹的实录，都以具体细节与个
体视角，补充了宏大历史叙事之外的细节。民主人士李公朴
率“抗战建国教学团”考察晋察冀边区后，撰写《华北敌后——
晋察冀》，其中就有关于忻州五台、繁峙、定襄的写实文字。偏
关抗日县长梁雷牺牲后，其好友、著名作家姚雪垠在《抗日文
艺》和武汉《大公报》发表《雁门关外的雷声》《悼烈士梁雷》两
文，记述了梁雷的事迹。昭彝1938年所写的《保德锄奸记》，真
实记录了“动员宣传团”奉命深入保德，与汉奸斗智斗勇、智擒
要犯的全过程。“晋西事变”后，河曲县牺盟特派员、共产党人
焦克显被投降势力残忍杀害，卢梦撰写《焦特派员之死》一文，
发表于《晋西文艺》第1期，详细记述了这位年仅32岁的烈士

“临刑前怒目睚眦，敌遂剜其双目；犹怒骂不止，又割舌，断喉；
犹挺然不倒，又以棍棒猛击其头颅，血流如注而亡”的壮烈情
景。文字未加修饰，却真实展现了共产党员的无私无畏，也揭
露了卖国投敌者的丑恶行径。记者穆欣在《晋绥解放区鸟瞰》
一书中创作有《围困蒲阁寨》《劳力与武力结合起来》《东秀庄
民兵中队》等篇章，晋绥军区编印有《把敌人挤出了蒲阁寨》等
系列丛书，这些作品皆以纪实之笔铺展，展现了现实主义创作
的生命力和感染力，在忻州抗战文学中占有很大比重。

小说创作聚焦大众。1939年春夏之交，作家碧野以中国
军队在忻口会战中正面抗战为素材，创作了讴歌将士奋勇杀
敌的长篇小说《南怀花》（南怀花，村名，指原平南怀化村，忻口
战役期间侵华日军对该村进行过报复性大屠杀和奸淫、放火、
抢劫等血腥暴行），被楼适夷誉为“压卷之作”。可惜手稿大部
遗失，但仅从《山村之夜》《回归见亲娘》《塞上》《奖章》等残章
断篇中就可见其家国情怀和文学分量。1942年5月，中共中
央在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后，文艺服务人民大众成为根本方
向。这年冬天，作家西戎任保德县四区抗联文化部长，以晋西
北农民的觉醒与抗争为主题，创作了短篇小说《头一次参加奋
勇队》和散文《受苦的日子算完结了》，分别在《解放日报》和

《抗战日报》发表。1943年，胡正分配到静乐县二区任抗联文
化部长，写出了第一篇小说《碑》等作品，发表于延安《解放日
报》副刊，由此开启文学生涯。刘白羽以保德被日寇屠城为背
景创作了小说《黄河上》，将侵略者的残暴、百姓的苦难与挣扎
毫无保留地呈现出来。同年，作家束为在河曲曲峪村写出第一
篇小说《租佃之间》。1944年10月，新华书店晋西北分店发行了
马烽创作的通俗小说《张初元的故事》，作品以边区劳动模范、
宁武人张初元劳武结合的事迹为原型，开篇写道：“劳动英雄张
初元，又拿镢头又拿枪。保卫建设根据地，帮助穷人把身翻。”
此后，在抗战胜利那年春天，马烽又与西戎合著长篇章回体小
说《吕梁英雄传》，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吕梁英雄传》也可看
作是一部静乐抗战史、忻州抗战史，其主要情节、人物原型及部
分地名多源自静乐，静乐人的语言特点与风格也融入了这部红
色经典，同时奠定了两人“山药蛋派”作家的基础地位。1984年
春，马烽来静乐采风，为创作电影《咱们的退伍兵》收集素材时，
曾谈到《吕梁英雄传》的创作经过，他说：“四十年前我写了静乐
的民兵，四十年后的今天我要写静乐的退伍兵。”

必须提及的是，本土歌谣、民歌、口歌、山歌等口头文学在
抗战时期得到极大繁荣，成为文化扎根民众的生动体现。五
寨敌占区流传的民谣“三岔的教官命不长，五寨城的县长坐不
长”，寥寥数语道尽百姓对侵略者的憎恶；另一句“打一石要五
石，莜麦不够山药蛋。好人上了山，灰人当了官”，更将敌人的

苛征勒索与敌占区的民
心 向 背 刻 画 得 入 木 三
分。抗日歌谣既能鼓舞
斗志，还能瓦解伪军意
志。1939 年，繁峙县泽
萌泉村妇救会长秦贞茹
编唱了《找男人要找八路
军》《警备队你早回头》等
多首歌谣，组织起抗日山
歌队到敌占区方圆六十
多里内的村落公开教唱，
甚至晚上到离县城一华
里的村落去唱，使不嫁伪
军汉奸、不找伪军汉奸当
女婿的观念深入人心，而
且《警备队你早回头》这
首歌谣曾促使伪军成建
制 的 一 个 班 投 降 八 路
军。日军飞机轰炸河曲
城后，有一首歌谣是这样
控诉的：“传不死个鬼，日
本鬼子真不像个人，开上

他那冒烟飞机来到河曲城，先炸城关，后炸营盘；先散传单，后
扔炸弹，临完捎了个簸箕弯弯。炸得老婆娃娃灰土麻沙，满身
灰土，钻地道呀，哎嘿！”尽管尚不能确证这首歌谣创作时代，其
歌词也有不同版本，但其还原现场能力着实令人惊叹，也成为
河曲民歌传承人贾德义和他组建的田野组合演出时的保留曲
目。

在根据地，口头文学呈现出另一番热闹的景象。岢岚妇
女儿童传唱的“劳动英雄比武哩，镢头上下打闪哩”，宁武群众
口编的“合作社里买到粮，南沟山上开荒梁。今年开下五十
亩，明年光景更要强”，晋西北传唱的“锄头，啦呀嘿；枪杆，咿
呀嘿，咿呀呀咿呀呼嗨，劳武结合起来生产又打仗，宁武的张
初元，咱们的好榜样”，再现了开荒生产与战斗的火热场景。
保德秧歌《唱三巴子》中“吃水忘了掏井人，三巴子丢了心”的
唱词，以通俗直白的方式劝喻三巴子加入互助变工，决心同赴
花园子修水利，寓教于乐效果很好。新编的革命化歌谣也蓬
勃发展起来。以民歌著称的河曲在《找了个对象是个老八路》

《军民合作》《大红公鸡窗台卧》《好收成》等唱词中尽显民众对
抗日军队和民主政权的敬仰喜悦之情；静乐民歌《妈妈让我当
兵去》以儿子的口吻描写了母亲送儿去参军的动人场面；忻县
民歌《围困歌》、代县民歌《打飞机》、定襄民歌《痛打飞鹰队》，
则对敌人充满讥讽和藐视，配以群众所熟悉的曲调，绘声绘色
地描述了战斗的情景和胜利的喜悦。原创民歌《围困蒲阁寨》
真实地再现了我军民围困日寇盘踞的蒲阁寨的情景：“十月十
三那一天，命令下来打据点。前晌发下子弹来，夜晚进攻蒲阁
寨。殷长久带领民兵们，抱上地雷往上冲。事务所门前埋一
颗，炸死鬼子四个人。忻崞支队真英雄，一排掩护二排冲。随
后跟上民兵们，要把鬼子消灭净。”听起来节奏明快，铿锵有
力，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被根据地军民广泛传唱。

戏剧运动
创造出空前普及和繁荣的奇迹

日军全面侵华后，忻州北路梆子、赛戏等传统戏曲艺术遭
受重创，沦陷区职业戏班被战火冲散，北路梆子更是遭遇毁灭
性打击，艺人或被杀、或逃亡、或息演，演出陷入停顿。1937年
8月，日军侵入崞县，正在泥河村演出的郭占鳌戏班惨遭屠杀，
著名艺人“小十三旦”郭占鳌被日军残忍刺死；“十六红”焦生
玉在定襄一度被日军监禁；王玉山、董福等艺人远走内蒙搭
班，“小电灯”贾桂林逃隐张家口外。然而，忻州名伶并未被日
寇吓倒，反而在国难当头时奔赴光明，展现出艺人的骨气与艺
术担当。“水上漂”王玉山编演《爱国女子》《火烧王靖村》等抗
日小戏，奔走于五台等地宣传；定襄艺人“九岁红”高玉贵，甚
至弃艺从“战”，以为抗日游击队运送物资、押送俘虏、清唱等
方式投身抗战。

与沦陷区的黑暗形成鲜明对比，忻州抗日根据地的戏剧
运动蓬勃发展。1937年至1939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晋
绥人民服务团、晋绥文联文工团、吕梁剧社、雁门剧社、晋西大
众剧社、黄河剧社等一批职业剧团纷纷进驻晋西北，各县所隶
属的各分区专署也均成立宣传队，演出了许多传统或新编戏
曲、现代话剧和活报剧等，忻州剧院氛围一时浓厚起来。1940
年成立的黄河剧社，在静乐、宁武等地演出，以话剧、歌剧形式
宣传抗日。而活报剧作为一种舶来品，就是为不识字的观众
提供“活的报纸”，强调应时性和时事性，可灵活在街头、广场
或剧场演出，故在根据地非常流行。比如：1941年偏关县曾由
青联、县政府等组织一业余剧团，于旧历正月间演出旧形式新
内容之《查路条》及《反“扫荡”》《春耕》等活报剧，大受观众欢
迎；1942年晋西文联文化队在保德作第二次公演，节目有活报
剧《十二把镰刀》和新作《买卖》等。《买卖》是一部喜剧，利用梆
子形式写成，共分六场，内容
为讽刺买卖婚姻制度，故极受
观众欢迎；1944年崞县还排演
了以拥政爱民为主题的五幕
活报话剧。

在晋察冀边区，战斗剧社
和抗敌剧社影响深远。1937
年9月，战斗剧社在忻县演出

《亡国恨》《铁蹄下的同胞》，10
月至 11 月又在神池、五寨等
10 余县连续演出 40 余场，将
抗日火种播撒到晋西北的山
川村落。1938 年战斗剧社携

《八百战士》《军水船》《弟兄们
拉起手来》《流寇队长》《国际
玩具店》等新排剧目到静乐、
岢岚等地对部队进行慰问演
出。抗敌剧社则以话剧、歌剧
为主，1942年4月剧社演出队
穿过敌人封锁线，进入斗争残
酷的山西定襄、崞县等敌占区
活动，揭露敌人的欺骗宣传。

剧社的方璧、崔品之等文艺战士在崞县演出结束转移途中，路
经神岗头村遭遇日军袭击，壮烈牺牲。除此之外，以延安抗大
文艺青年为主干的西北战地服务团戏剧组，1940年来到繁峙
等县开办了3个“乡村艺术干部训练班”，1942年春又组成20
余人的“武装宣传队”，到繁峙等县潜入敌人的据点附近开展
对敌宣传演出。

在晋绥边区，晋西大众剧社、二中剧社和七月剧社表现突
出。晋西大众剧社以“面向农村大众，配合政治任务”为方针，
排演的《以毒攻毒》《温家庄》《掺砂》《买卖》《十二把镰刀》《兄
妹开荒》等现代剧目和《柜中缘》《赐环》《打渔杀家》《武家坡》

《反徐州》等传统剧目超过30个，并长期在兴县、岢岚、保德、河
曲、偏关等地开展演出。以1943年为例，配合春耕及拥军工
作，大众剧社出发到河曲、偏关一带巡回公演，一个月内就演
出大小剧130余场，新编剧目《劳英会》《两口子》演出后，博得
广大群众赞扬。二中剧社1941年在保德成立（前身为二专署
大众剧团、二区大众剧社，1946 年 5 月并入雁门剧社），排演

《血泪仇》《十二道金牌》《陆文龙》《一把菜刀》《十二把镰刀》
《兄妹开荒》《新村风云》等剧目60余部，长期活跃于晋西北的
保德、河曲、偏关、神池、岢岚、五寨等地进行演出，受到群众热
烈欢迎。剧社的范若愚、武晋卿等改编历史剧《十二道金牌》

《洪承畴》《棋局未终》为现代剧，特别是《十二道金牌》以岳飞
抗金隐喻抗战引发强烈反响。七月剧社1944年合并入晋绥文
联后，创作《千古恨》《王德锁减租》《少华山》《杀狗》《围困蒲阁
寨》等剧目，足迹遍布河曲、偏关、五寨、岢岚等边区各县，曾在
极端危险的环境中坚持演出，如1944年在偏关陈家营村遭遇
日军围剿时仍镇定自若，坚持完成演出。

此外，抗日民主政府为宣传抗日救国，发动乡村、学校、机
关、部队自办业余剧团，进行演出活动，戏剧真正成为全民参
与的文化形式。晋绥抗联也派出大批文艺干部分赴保德、河
曲、偏关、岢岚等县，在县抗联内组织文化部，推动当地文化活
动。由此，忻州各县和乡村剧社迅速发展起来，以五台县为
例，1945年全县有剧团94个，参加人员1273名。排演的主要
剧目达100多个，深入城乡
公演场次更是难以计数。

《抗战日报》曾报道：“保德
农村剧社，近来日渐开展，
该县已成立十二个农村剧
团，有九个剧团已先后公演
三十几次，甚受民众欢迎。”
1937年五台县抗日救亡宣
传队改编为五台县抗战剧
团，以北路梆子、秧歌为主，
包括南茹村剧团、东峡村剧
团、河北村剧团等民间团
体，活跃于五台县及周边地
区，演出《韩林梅拥军》《爱
国的女子》等自编剧目，成
为八路军总部所在地的重
要宣传力量。1938年由当
地群众自发组建崞县抗战
剧社，在崞县、代县演出《血
泪仇》《抓壮丁》等剧目，
1942 年因日军扫荡解散。
忻县的蒲阁寨民兵剧团演
出了大型现代戏《围困蒲阁
寨》和《赵红计摸据点》等。

教育之光
洗礼灵魂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心

日寇铁蹄踏碎山河，让偌大的中国安放不下一张安静的
书桌，忻州的教育事业也受到摧残，境内形成了游击区、日伪
统治区、抗日根据地三分而立的特殊格局，迫使教育必须以

“因时因地制宜”的智慧，在夹缝中存续和壮大。对于游击区
小学，采取将其争取成“两面学校”的办法，即：备有两套课本，
以奴化课本作掩护应付日伪检查，多数时间讲授抗日课本，教
师多为地下党员或积极分子。1941年仅静乐、宁武、神池3县
抗日政府就争取到18所两面学校。对于敌占区400多所日伪
小学，则采取抵触与逃离等方法，反抗日伪推行的奴化教育。

抗日根据地的教育，一改过去旧式教育，率先提出教育要
为抗战服务的主张，形成了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和学校教育相
结合的新型教育体系，包括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
新课程、实施普及义务免费的教育方案、提高人民民族觉悟、
实行全国学生的武装训练等《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明确提出
的“抗日的教育政策”。

干部教育以开办各级各类干部学校为主要载体。抗战伊
始，面对工农干部中文盲较多的现实，共产党组织将抗日教育
提上重要日程，要求“每个根据地都要尽可能地开办大规模的
干部学校”。短平快的干部培训先行。1937年10月，中共晋
东北特委在五台县王家沟举办第一期政治训练班，培养当地

工农积极分子50余人，发展了一批党员；随后又在东冶“杨爱
源公馆”举办第二期，参训者40余人。1938年3月，动委会总
部及保安司令部在岢岚开办军政干部训练队，学员由各县县
委和游击支队选送，共办3期，续范亭、南汉宸等亲自授课，训
练700人；总部还招收各地学生开办救护训练班，并在五寨三
岔、宁武宁化等处设立救护站，负责救护和运送伤兵。1939年
3月，晋察冀边区晋东北专员公署在五台县侯家庄创办山西民
族革命中学（简称“民中”）。专门培养干部的学校也应运而
生，成为特殊历史条件下锻造干部的“革命熔炉”。抗战时期
民主政府创办了多所中学，其实质就是专门培养干部的学校，
如五台县南坪村的晋察冀边区民族革命中学、五台县塌崖沟
村的晋察冀边区第一中学、河曲县海潮庵的晋西北二专区师
范学校、岚县的静乐汾源中学等。其中，晋绥边区第二中学校
（简称“晋绥二中”）在当时影响深远，被誉为培养革命干部的
“摇篮”。这所承载着特殊使命的学校，1941年6月18日在河
曲海潮庵诞生，最初以师范学校之名而立，由晋西北二专署专
员楼化蓬兼任校长、王法成担任校务主任，首招两个班近百名
学生，开启了烽火育人的征程。同年冬天，随着专署迁移，学
校迁至保德东关，并正式更名为“晋绥边区第二中学校”，规模
随之扩大，学生增至4个班近200人。办学力量也持续强化，
校长由早年投身革命的老党员范若愚担任，副校长为晋绥边
区临时参议会参议员武进卿，教导主任由刘静山、张立先后担
任，教员队伍中更是集结了许光达夫人邹靖华及楚靖、张荣森
等一批有识之士，为保证教学质量奠定了坚实基础。抗战胜
利后，学校再度迁址至五寨县城，直至1946年10月完成历史
使命停办。在存续期间，晋绥二中先后开办14个班次，培养师
生600余人，为边区各条战线输送了宝贵的人才力量。

群众教育以普及冬学为主要形式。冬学是冬春农闲季节
农民学习政治文化的场所，学习对象以农民为主，内容包括形
势教育的政治课和以识字为主的文化课，一般于农历十月开
学，翌年二月底结束。因教员多为兼职且不取报酬，故又称

“义学”。适应抗战形势需要，冬学逐步成为“一切工作的发动

机”，从服务政治的幕后走向台前，群众有了什么问题，都提到
冬学里来讨论。由此，忻州各县冬学较为普及。以1940年为
例，静乐、忻县（西）、偏关、河曲、保德、岢岚、宁武、神池8个县
统计，505 个行政村办冬学 952 个，保德县（无敌区）应入学
25551人，实入学人数过半；五台县除城镇平川敌占区外共办
冬学155所，其中妇女冬学38所，每个行政村都有冬学，入学
人数5463人，涌现出冬学模范村39个、学习模范237人，晋察
冀边区《抗敌报》以“冬学运动在五台”为题报道了盛况。一些
基础好的冬学多转为常年坚持的民校。通过冬学，广大农民
的文化素质和思想觉悟得到提升，参加抗战的自觉性增强。
1945年秋，代县上阳华90%的学员识字300个以上；神池县利
民寨、崞县上庄等冬学以组织农民参军参战、开展对敌斗争著
称。除冬学及民校外，抗战初期还有民革室、大众补习学校、
读报组、宣讲班、民教馆、业余剧团等组织，多隶属于冬学领
导，活动广泛。

学校教育以恢复、巩固和发展为主。日军侵犯忻州，所到
之处烧杀抢掠，学校设施毁于一旦，原有小学几乎全部停办；
原有的6所中学，包括1902年创办的县立忻县初级中学、1913
年创办的崞县初级中学、1913年创办的省立宁武第五中学、
1915年创办的代县和定襄初级中学、1917年定襄河边创办的
私立初级川至中学，因所在地沦为沦陷区而停办；原有的两所
师范学校，位于代县的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于局部抗战时
撤销，省立第五师范学校于1937年日军侵占代县后停办。在
如此残酷的战争环境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边区政府和各县
抗日民主政府大力恢复和发展小学教育，要求根据地每个行
政村办一所学校。忻州根据地小学废除旧的教学制度和方
法，实行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政策，男女兼收、
完全免费，向劳动人民子女敞开校门；取消体罚，实行民主管
理、学生自治，成立学生会、儿童团等组织。课程包括语文、算
术、历史、地理、自然、卫生等，教材以边区小学课本为基础，结
合当时形势补充修改。学校生活军事化，学生站岗放哨、查路
条，“扫荡”时实行空室清野、化整为零，敌来我走、敌走我回，做
到“报复容易摧毁难”。办学形式灵活多样，学生不仅学文化，
还参加文艺宣传、教唱革命歌曲等抗日活动，课余开展勤工俭
学。例如，1940年在西忻县下柏色村创立的抗日高级小学，首
任校长赵贵庵赴晋绥边区培训后，采用边区自编教材，首批招
生80余名，课程注重军事训练（站岗放哨、情报传递）与爱国主
义教育（教唱救亡歌曲），日寇扫荡时，部分学生曾转移至岢岚
宋家沟完小避难。据1941年5月忻州境内12个县（缺东西崞
县、定襄、繁峙）的不完全统计，建有完小21所、初小1082所，有
高级生457名、初级生41536名，平均每个行政村有学校1.8所；
学龄儿童入学率以五台县最高，达70％；以静乐、宁武、岢岚、
河曲、保德、偏关、五台7个县统计，女生占学生总数的35％。
1944年以后，随着忻州根据地扩大、环境相对稳定，广大农民
自发创办一批民办小学，以五寨县为例，到1945年11月就有
民办小学7所。许多小学教员在恶劣环境中坚守阵地、无私奉
献，有的甚至献出生命，五台县1939年至1944年间就有郭勇、
石兰亭等10多名教员被日伪军杀害。 （下转第三版）

电影《浴血晋西北》反映了八路军浴血奋战、收复晋西北的感人故事。 宫爱文 摄

定襄初中学生赴西河头地道战纪念馆接受革命传统教育 张晋兰 摄

五台白求恩纪念馆 王光宏 摄


